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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

高书国

［摘 要］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模块化、标准化、系统化的知识系统，具有专业性、系统性、

开放性和实践性四大特征。中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在继承家庭教育传统思想与理论的基础

上，创新与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文化逻辑和实践逻辑。

以心理学为基础、社会学为主体、教育学为核心，构建家庭教育公共性知识体系、专业化知识体系和个

性化知识服务的现代化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

顶层设计，采取同步推进、协同构建、资源共享策略，走专业化发展之路，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领先

世界先进水平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教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家庭教育; 知识体系; 中国逻辑; 体系构建

一、问题提出

所谓“知识体系”( knowledge systems) 是指把大量密切相关却不同的基本概念和知识要点，系统、

有序、指向性明确地组合而成的模块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知识架构和知识集群。1966 年，美国俄亥

俄州立大学教授陶尔士、陆克斯和雷等人，将人类知识分类成描述性知识、规范性知识、实践性知识

和形式性知识四大领域。德国学者菲韦格尔( Viehweger) 将知识划分为语言结构知识( 包括文本模式

知识) 、世界知识或学科知识、百科知识、行动知识，即成功行动的先决条件和可能性的知识。①《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指出:“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课程，支持师范

院校和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从学科的视角分析，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以家庭

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提升家庭教育水平为目标，综合家庭教育哲学、家庭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社会

学、家庭教育方法学等一系列相关知识元素及其关系的知识系统，具有其内在的规定性、独立性和本

质属性。

家庭教育是人类诞生以来拥有最长发展历史的一种教育形态。我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多年历史

的文明古国，具有适应农业社会需要的传统家庭教育文化与思想体系。一方面，我国传统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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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相对完备，集中表现为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双向循环，目标自

恰，逻辑自恰”② ; 另一方面，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知识的生产始终没有作为一

个独立的知识系统进入到公共领域，只是始终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伴生物”和“附属品”的存在而

存在。进入工业化时代，规模化的公办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流，家庭教育的地位与发展空间受到

长期抑制和挤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学校教育以及作为其核心功能的规模化培

养方式达到极致，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学校教育功能超越了其应有的领域和范围，甚至有

覆盖以至替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有功能与地位的趋势。

需要指出，知识体系构建是我国家庭教育理论发展和知识发展的重要使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

论框架对于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来说不能完全适用，需要有一个文化传承、思想扬弃和理论创新的过

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家庭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家庭教育知识的潜在而巨大的需求，当代中

国家庭教育知识供给与需要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建设存在诸多

短板: 一是公共家庭教育知识长期短缺。国家长期缺少家庭教育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家

庭教育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和长期战略，家庭教育面临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需要的独立地位与未来

前景的双重挑战; 二是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缺少专业化组织机构，碎片化、经验型的家庭教育知识充

斥，其中家庭教育知识缺乏学理基础和理论根基，面临可信度和权威性危机; 三是家庭教育实践性知

识缺乏规范化和可操作性，知识的“创造”者自说自话，知识的应用者无所适从，在知识供给者与需要

者之间形成家庭教育知识无用的“双重困惑”。四是我国在现代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中处于“后来

者”的地位，缺乏权威性的本土理论和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实践性知识，家庭教育知识总体上处于理论

引进、学习和诠释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恩格斯说过: ‘一个民族

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① 教育现代化不能缺少家庭教育的现代化; 家庭教育的现代化不能缺少家庭教育理

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家庭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使命，必须从本体

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深刻理解和深层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既需要探究家庭教育本原与

基质的哲学问题，揭示家庭教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更需要研究家庭教育知识

体系构建理念、策略与方法; 既要形成能够促进家庭教育知识创新的学科性知识体系，又要形成能够

有助于家庭教育实践者提高家庭育人质量的实践性知识体系，进而持续推进家庭教育理论创新、工

具创新和方法创新。

二、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

家庭是一个生物性与社会性集合的复杂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日都要在重新生产自己

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家庭”。② 家庭是一个生物群体、社会群体、文化群体和教育群体的复杂组合，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分为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显性影响更加直接、更加直观，隐性影响力则

更加潜在、更加持久。家庭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家庭教育伴随着家庭的演变而演变，伴随着

家庭的进步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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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家庭教育知识构建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家集生物性与社会

性、个体性与群体性于一体，家既有规模、结构、形态等自然属性，更有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种

社会特征。以血亲为基础是家庭教育的典型特点之一，也是家庭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独特本质。

家庭的生物性特征成为家庭关系、家庭情感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础，从而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的内

容、方式以及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形态。从教育发展的本源上分析，家庭教育是所有人类教育

活动的初始与本源，在人类发展的数十亿年过程中，家庭教育始终是人类教育的主体，家长也始终担

负着人类生存、生活与生产经验知识技能的传授者的重要角色。家庭教育是一个涉及历史性现实与

未来发展的多维概念。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家长将教育责任与权力“让渡”给学校和社会的结果。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学校教育的功能边界的无限扩大，极大地削弱了家庭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家庭教

育的主体地位逐渐消失，而更多地沦为学校教育的工具与附庸。

家庭教育参与者是一个复杂群体，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集合。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

有一种不同的家庭教育，任何一种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都会深刻地影响家庭教育的模式、形态、方式与

成效。与传统的核心家庭不同，现代社会出现了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甚至隔代家庭、同居家

庭、同性恋家庭。持续的城镇化背景下家庭结构持续变化，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父亲缺席的社

会”或许正在到来。① 不同的家庭类型结构，决定着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教育者的身份在性别、年

龄、经验、素质、受教育情况和教育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性。不同受教育层次的家长对于家庭教

育知识的需要存在巨大差异，低收入家庭的家长需要学校公益性、权威性的指导服务和家庭教育知

识; 高收家庭的家长更加希望自主学习，渴求专业性知识指导服务。

现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经历了百多年的历史。1903 年，清朝政府推行“癸卯学制”，颁布了中

国第一部家庭教育法《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1908 年，胡适发表《论家庭教育》，成为我国较早的家

庭教育理论研究文章。1914 年，顾树森先生著有《蒙铁梭利女史新教育法》，及时地将国外先进的家

庭教育理念引入中国。1925 年，赴美留学回国后，以自身家庭教育和子女为主要研究对象，陈鹤琴先

生出版《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影响了 100 年的中国家庭。

必须强调，世界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不能永远停留在 100 多年前的“蒙台梭利”阶段，中国家庭教

育理论发展不也能永远停留在近 100 年的陈鹤琴“个体实验记录”阶段。“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

困境在于: 一方面，想捡拾起传统的理论体系，但以农业社会为背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家庭教育

理论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和 21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另一方面，想学习、借鉴甚

至依托现代发达国家家庭教育理论，构建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但是国际的经验又水土不服，

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唯一出路是: 价值重生、体系重构和理

论重建。”②家庭教育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家庭教育理论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化的家庭教育理论，难以

成就现代化的家庭教育实践。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知识体或知识群。从历史维度来看，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学

科建设时断时续，以个体研究和分散研究为主，单兵作战，单向突进，成果多为点状的存在，而缺少系

统性，更不具备完整性。总体上是纠结于家庭教育学单一理论，而在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方面建树不

多，“缺少顶层设计，家庭教育理论研究重术不重道”，并呈现阶段性、个性化和碎片化的特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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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缺乏具有权威性、国际认可的家庭教育哲学知识、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体系。进一步说，中国家庭

教育知识构建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以“点状为主”，尚没有取得“面上成果”，尚没有形成系统化、完

整性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难以说很好地传承了中华优秀家庭教育文化，更难以说形成了中国特色

家庭教育现代知识体系。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创新任重道远!

三、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理逻辑

( 一)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典型特征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① 中国特色世界先

进水平优质教育包括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优质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

构建面向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必须具备先进性、创新性、开放性、操作性。

1．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体系。先进性是现代化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

要瞄准世界家庭教育理论前沿，引领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导，以科学

实验和科学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整体构建科学、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以高质

量的科学研究成果支撑家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家庭教育科学发展和家长素质整体提升。要让

家庭教育知识从教育哲学、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中独立出来，形成家庭教育

独立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流派。

2．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决定了其开放性的本质属性，

在开放中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体系相同，家

庭教育在“信息与知识在数量和发展路径方面正在不断扩展”。② 我国现代家庭教育体系构建要告

别和避免“各说各话”和自说自话的现象。构建家庭教育知识创新的社会化体系，需要经过十年甚至

几十年的努力，要主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在家庭教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方面取得标志性创新成果。

3．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和有序性，学科融合是现代

知识创新的主要模式，更是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教育科学融合为手段，以家庭教育哲学、家庭教育学、家庭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社会学、家

庭教育历史学为学科主阵地，发挥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优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中国、融通中

外，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生命周期全覆盖的家庭教育学科体系。

4．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操作性的指导体系。家庭教育学是一种实践性为主的知识体系。家

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要体现实践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满足儿童成长普遍性需求为前提，满足不同

收入状况、文化水平和实际能力的家长群体对于解决家庭教育实际问题的需要。实现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的标准化与个性化、规范化与针对性有效结合，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原则。

( 二)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学理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是研究创新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

基础。一是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明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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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兴的总任务，在新时代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定位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和理论创新。二

是深刻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体现知识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把握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深刻内涵与内在统一，坚持继承传统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坚持理论

的中国化和世界性。四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知识

体系创新，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讲好中国家庭教育故事。

家庭教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知识体系具有多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教育科学角度

讲，家庭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教育的共同特点和家庭教育独有的个性特征; 从社会科学

的视角分析，家庭有生产、生活、休闲、赡养以及生育、养育等重要功能，更具有区别于其他教育模式

的原生性、血缘性、亲缘性等鲜明的生物性特征。针对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而言，需要进一步深化学科

思维，深度挖掘学科的实践基础、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坚持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未来我国家庭教

育体系构建目标初步设想是: 建立以生物学为基础，以社会学为主体，以教育学为核心的现代化家庭

教育知识体系框架，从历史视角、现实视角和未来视角三个层面，构建家庭教育公共知识体系、家庭

教育专业知识体系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知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家庭教

育知识体系。

1． 以心理学为基础，构建家庭教育生命与社会形态知识系统。心理学( Psycholgy) 是一门研究人

类心理现象及其影响下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的科学。对于家庭教育影响深刻的是儿童心理学、儿

童发展心理学和家庭教育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学科知识及体系，包括成长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等。

就家庭教育而言，“教育心理学是对学习者、学习以及教学的研究”。① 人，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

等各个层面以及各层面相互融合的视角来定义。人，首先是一个具有生物性特征的生命体，这一生

命体遗传了人类特别是其父母的生物遗传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在没有开始真正的“教育”之间，就

已经“具备”了父母教育的 DNA 和文化的 DNA。人首先是生物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和教育的人，

生物性是家庭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特征，脱离这一基本特征就难以称之为真正意

义上的家庭教育。原始人类家庭以母系为核心，家庭教育和学习活动在血亲之间进行，集中反映了

人与家庭的生物性特征。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生物学概念，也是家庭教育的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理

论起点，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均是非血亲性的，以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的教育形态。

要依靠现代生理学、心理学，进行家庭教育知识体系重构与创新，从身体发育、发展，从心理学、

脑科学研究儿童成长发展的生物性特征，更加科学地研究和解释家庭教育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影

响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

以生物性为基础的自然性遗传与社会性遗传，对于幼儿的身体与大脑发育、心智发展，以及在一

定程度上对家庭教育起着基础性作用，也决定着一个儿童的发展水平。同样，家庭教育研究者常常

以成人的思维研究儿童的思维，以成人的需求研究儿童的需求，将自我认识的规律界定为儿童发展

规律，使研究陷入“成人化陷阱”。

2015 年，《世界银行》报告专设“儿童早期发展”一章，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从婴儿期开始，

遵循重要生物和文化机制的经验导致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的认知技能和社会情感技能在生命早期

就与那些富裕儿童产生了差异，生物差异是最重要的差异”。该报告进一步指出: “早期经历具有塑

造人生成果和国家成就的潜力的观点方兴未艾，并受到神经生物学、生物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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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成果的支持。”①现代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为儿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和干预路径，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学和儿童发展理论的现代化。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将儿童作为一个社会人，加以观察和培养，重视道德教育，其理论与方法缺少

对人的自然观察和生物性分析，不能通过对人的生理属性的深刻认识，更加科学精准地把握大脑发

育成长的规律，揭示脑区发育与人的性格、特质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家庭教育知识体系

建设中引入生物科学，有助于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建立一座理解的桥梁，特别是对于人

的心理发育和行为矫正益处多多。有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儿童是一个具备所有发展可能性和能力

的‘人’”。儿童不是用来被塑造，而是用来被尊重和被“发现”的! 现代生物学，特别是生物心理学

和脑科学，将为家庭、学校和研究者发现儿童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生物学在揭示家庭教育规律、建

设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以社会学为基础，构建家庭教育社会形态知识系统。“人类是深度社会化的动物。”②以社会

学为基础理论，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学将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

建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理论与方法。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社会学批判的导论》提出: 社会学

重点研究的是社会制度。“一个社会就是一套制度化行为模式的集结或体系。”③运用制度理论，我

们可以深刻分析和研究我国家庭教育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框架;

运用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演进过程、发展特色和未来

趋势。同时，直接运用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通过对家庭个体和家庭群体经济状况、文化特征、社会

分层、社会流动、宗教文化及越轨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家庭作为第一课堂对人的感知、认知、情感

和价值观的直接作用和影响。二是运用社会学研究范式，特别是社会结构理论，分析和把握家庭结

构对于人的深刻影响。社会学中家庭结构和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以社会动力学研究等众多学

术成果，为家庭教育科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三是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特别

是人类学、民族学、现象学、解释学、统计学等各种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于家庭教育知识构建具有方

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可以引入和运用田野调查方式，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典型个案研究更

加深刻地揭示家庭教育的特点与规律。四是社会文化包括家庭文化对于家庭教育产生复杂、持久甚

至本质的影响。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可以依据社会学原理对于家庭社会关系特别是

亲子关系展开研究。

3． 以教育学为基础，构建家庭教育行为形态的知识系统。教育学是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核

心理论支撑。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学

科体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框架、知识体系以及研究方法，都对于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具有

指导性。与家庭教育相关的学科就包括: 家庭学、家庭教育学、家庭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经济学、家

庭教育社会学等等。

教育经济学告诉我们: 家庭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孩子的学业成绩与家庭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时间

资源呈现正相关关系。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家庭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时间资源不尽相同，不同教

育水平、文化素质的家长获得、运用、配置家庭教育资源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家庭环境不仅影响到

学生入学前的学业准备，而且也影响着他们整个学习期间的学业成就水平。从知识构建的维度，需

要构建家庭教育学科群，进而形成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研究儿童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之间体现的

中国特点和普遍规律。“发展是复杂的、混乱的、充满冲突的过程”，在复杂环境中家庭教育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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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过程。无论是单一依靠生物学、社会学和教育学，都无法理解、解释和推进家庭教育理论的发

展，也不可能依据儿童发展理论、儿童发展心理学等单一的理论或模式理解、解释和推进儿童的发

展。所以，必须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及跨学科创新，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领先世界水平的现代

化家庭教育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具有战略定力、战略眼光和战略

思维，实现从理论自觉到行动自觉，从实践自信到理论自信。家庭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家

庭教育思想现代化、家庭教育内容现代化、家庭教育体系现代化和家庭教育功能现代化四个方面。

多元性、开放性、科学性、终身性是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既适应了现代家庭教育发展需

要，也有利于凝聚社会合力，推进家庭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和知识构建。

四、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文化逻辑

知识体系构建是一种专业性社会系统工程。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程，必须具有战略定力、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实现从理论自觉到行动自觉，从实践自信到理论

自信。以需求与问题为导向，从家庭教育急迫需要和国家教育战略出发，坚持公共性、系统性、广义

性、共享性、中国化原则。科学性质、专业性、系统性是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家庭教育知识

体系的必然选择。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 5000 年文明植根于中国家庭建设文化。在数千年的教育发展历史

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家庭教育文化。儒家文化中突出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在

子女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并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孔子曾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观点，具有潜在

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思想。孔子在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同时，也明确提出“父以子为

本，子以父为本”的“双本”思想。西汉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曾提出“父以子为镜，子以父为鉴”

的“双鉴”观点，将父子关系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关系系统，揭示出中国古代父子相互影响、双向互动

的思想。《三字经》中“子不教，父之过”，更将教育明确地列为父亲之责，不教者将受到社会鄙视。

在荀子看来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密切，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今

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

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

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丰富的家庭教育文化，是构建现代家庭教育知识体系重要的文化根脉

和思想基础。

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是家庭教育知识科学化的必要前提。提升家庭教育理论知识专业化、实

践知识专业化和服务知识专业化水平，培养广大家长和家庭教育研究者的专业化精神，提供专业化

生产知识、专业化实践知识和专业化服务知识。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和形成的特定背景是互

联网社会形态下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在迅速增加，正在出现社会分配的知识

生产体系呈现一个潜在的指数增长特征。家庭教育知识创新正在跨领域范围内将知识创新专业人

员与知识应用服务人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明确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

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

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发展催生知识，知识促进发展。

以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减少差异性，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专业，必须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专门人才解决专业问题。分工产生效能，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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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五、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逻辑

针对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存在的三大屏障: 人才屏障、知识屏障、方法屏障，需要采取多种途

径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 ( 1 ) 挖掘梳理传统优秀家庭教育理论知识，使其适应现代化家庭教育需

求; ( 2) 借鉴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家庭教育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理论中国化; ( 3) 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代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建设。

( 一) 中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思路

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三大目标要求。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体系处

于初步构建阶段，需要形成以公共性知识、专业性知识、实践性知识为主体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总体

框架。同时，必须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提上日程并加快实施。加快家庭教育

促进法立法进程，制定与之配套的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制定全国家庭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

儿童发展中长期规划。

生物性、社会性、教育性是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支撑。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

的结构性体系，以生物学为基础，社会学为主体，教育学为核心，从生物学与社会学融合、教育学与生

物学交叉、教育学与社会学融合的视角，形成家庭教育学科知识体系。

从生物学与社会学结合的视角着手，可以研究儿童学、父亲学、母亲学、家庭学; 儿童发展心理

学、儿童发展理论、儿童发展测量等学科。从教育学与社会学结合的视角着手，可以研究家庭教育

学、家庭教育社会学、家庭教育经济学、应用家庭教育学、比较儿童教育学、家庭教育方法论、家庭教

育研究方法等学科。从教育学与生物学、社会学结合的视角着手，可以研究父亲教育学、母亲教育

学; 特殊儿童教育学、家庭教育策略、家长胜任力理论。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着手，需要研究家庭教育

史、中国家庭教育史、世界家庭教育史，比较家庭教育学以及国别家庭教育史和家庭教育未来学。从

学科发展视角着手，需要构建家庭德育、家庭智育、家庭美育、家庭体育、家庭劳动教育、家庭技能教

育等专业学科知识体系。从科学系统学的维度着手，需要系统地进行家庭教育文献汇编，编辑《家庭

教育大辞典》以及家庭教育专业辞典，通过文献和语言编码方式，为研究者、学习者和家长们提供专

业化规范化普及性家庭教育知识。

此外，还要从空间与文化视角着眼，重点研究家庭建设、家风家教、家庭文化建设，研究家庭教育

指南( 指导手册) 和儿童成长指南。研究家长教育行为学，包括家长教育行为学、父亲教育行为学、母

亲教育行为学以及儿童发展与行为矫正等等。

( 二) 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就在于运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①1998 年，联合国科技促进

发展委员会就指出:“知识的生产，它的理论、模式、方法和技巧已经从学院中传播出来，正在许多不

同类型的机构中应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社会化的分配过程。”②鉴于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欠账

过多，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队伍匮乏等诸多问题，在总体构想的基础上，需要全面加强家庭教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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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创新能力建设。在实践路径上只能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以至千里的总体策略。同时，在

系统总计的基础上，以专业组织和专业研究队伍为核心，打通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

壁垒，赋予研究者以实践基础，赋予实践者以理论支撑。推进方式上可采取分兵多路，同步推进的策

略，争取在四到五年内实现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质性突破。为此，我们提出“四个同步构

建”的基本思路:

1． 公共性知识创新与专业性知识创新同步构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教育不仅是一

个家庭的事务，更是一种集体行为和国家行为。家庭教育知识创新需要结合项目推进方式，理论指

导实践，实践创新理论，在重大实验和重大项目中发展新知识、新成果和新人才。

专业知识创新必须依靠专业性研究机构和专业化研究阶段。教育部所属机构中国教育学会下

设的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属机构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是比较成熟的全国性家庭

教育组织和研究机构。正在筹备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研究分会，是一个集全国家庭教

育研究人才的专业化的研究机构，也是未来中国家庭教育知识创新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同时，

还需要在各师范大学及院校建立家庭教育智库，共同参与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与知识创新。

2． 学术型知识创新与应用型知识创新同步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呈现多样化需要、多主体参

与、多层次创新三大特征，家庭教育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需要经历巨大变化。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

下，家庭教育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变化是独立性越来越小，相关性越来越强。因此，做好“家庭教育

知识体系建设规划”至关重要。家庭教育研究者要努力做大学问、出大师、出大成果。要紧密结合低

生育率特点，研究“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提升生育率的对策与方法，推动重大问题攻关行动。

正在筹备成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研究分会，是一个高层次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组织，

将成为家庭教育理论建设、决策研究、家庭指导的重要智库。

3． 家庭教育一般知识与特殊创新知识同步构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呈现一体化趋

势。家庭教育要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建共生，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协同育人体制

机制。既要关注为普通家庭提升家庭教育共性知识水平，更要为特殊家庭和特殊人群提供新理论、

新知识、新策略和新方法，深入关注残疾儿童、老年人，关注留守儿童、特殊家庭等薄弱群体的知识需

要、知识供给，提供指导服务，更加关注向弱势群体、弱势家庭输送公共家庭教育资源，使其更多地获

得家庭发展和自身发展的有力支持。

终身性是现代家庭教育的典型特征之一。2035 年，中国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是: 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合、良性互动，形成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构建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需要坚持和把握终身教育理念、手段与方法，关注人的终身发展，形成新时代家

庭教育知识体系和能力基础。

4． 传统方式创新和现代技术创新同步构建。家庭教育知识创新来自于传统家庭教育优秀成果、

马克思主义家庭教育成果和社会主义家庭教育成果，三者的融合创新。依托现代信息互联网技术，

通过大数据手段，改变传统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式。建立家庭教育研究数据库，实现数据共建

共享。更加关注植根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学习资源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 从事创造知识

的部门数量正在成倍增长。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这样一个宏大的系统工

程，一定要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以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促进实现家庭学习和儿童发展的

模式与方法持续创新。要持续推进儿童发展规划和儿童发展评估项目的持续性实施; 通过家庭学习

环境调查、儿童能力发展测评等手段，通过建立儿童发展统计数据库等方式，推进家庭教育知识体系

整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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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我国家庭教育正在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家庭教育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服务创

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一样:“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①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要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优秀

家庭教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在一起，学习借鉴世

界各国各民族先进的家庭教育文化知识，将中国特色融于普遍规律，在普遍规律中揭示中国特色，形

成贯穿古今、融通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家庭教育知识共同体，构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新时代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讲好中国家庭教育故事。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特别是家庭教育理论缺失是我国家庭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长期性战略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体系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难以毕

其功于一役，必须调动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面资源、配置好各方面人才，统筹设计，协同推进; 持久

作战，各个击破; 积跬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胜，终求全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领先世界先进水平，

具有战略定力和教育自信的现代化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任重道远，使命光荣，前途无限。

( 责任编辑: 蒋永华)

Building a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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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is a modular，standardized，and systematic body of
knowledge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professional，systematic，open，and practical． In
the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rough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theory of family
education，we should innovate and develop the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by following its inherent historical logic，academic logic，cultural logic，and practical logic．
Taking psychology as the foundation，sociology as the main body and education as the core，we will
build a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consisting of the sub-systems of publ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 knowledge，and personalized knowledge serv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Therefore，we should adopt such measures as top-
level design，synchronous promotion，coordinated construction，and resource sharing strategies; take
the road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rive to form a world-class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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